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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鳳梨

白烏鴉

美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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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石榴出版社

第一部 黑鳳梨

黑鳳梨，諧音“黑”“瘋”“離”。黑，就是黑人，沒有身份黑在美國。鳳就是瘋，發瘋，福州人也叫發七，精神抑鬱，嚴重者精神失常。離，就是離婚。福州人在紐約很多都兼有這三種情況：沒有身份，精神抑鬱；家庭破碎，老婆離婚；是謂黑鳳梨。

——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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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偷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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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紐約有三個唐人街。曼哈頓的中國城，毗鄰百老匯大街，縱橫七八個街區，是廣東人的天下；皇后區的法拉盛，人流如織，房價不菲；由新近的大陸移民，構築起一派市井繁華；布魯克林區的八大道一帶，房租低，物價便宜，是剛到美國的福州人的樂園。

我在紐約律師行謀食的時候，認識一個福州人托尼，中國名字叫陳偉林，畢業于福建省林業學院，在美國生活了幾十年，居然沒有身份。有一次，他請我吃早茶，聊起八大道的一個新名詞:黑鳳梨。

天很熱，餐餐廳裡的中央空調不太管用，他光著頭，打著赤膊，上身描龍畫鳳，但樣子並不顯得兇悍。

“李律師，您知道黑鳳梨嗎？”

“鳳梨，是福建、臺灣、廣東等地的叫法，我們北方人叫鳳梨。英文都叫 pineapple。“鳳梨”本身帶有閩南語、台語的語言色彩。茶餐廳樓下八大道的攤位上，到處有人賣。但都是綠色或者黃色的，你說的黑色的鳳梨，我還真沒見過”

托尼哈哈笑起來，油光滿面的臉顯得分外慈善。

“我說的不是水果，是人。”

“什麼人叫這麼個名字？”

“不是某個人，是三種人。我們福州人的三種類型。”

“你越說我越糊塗。”

“黑鳳梨，是諧音，即黑、瘋、離。”他進一步解釋：“黑，就是黑戶，沒有身份。瘋，就是發瘋，我們福州人也叫發七。離，就是離婚。福州人很多都兼有這三種情況，比如我：沒有身份，精神抑鬱；家庭破碎，老婆離婚。這不就是黑鳳梨嗎？”

這個話題比較沉重，但他說得很輕鬆。

“我知道你有車、有房、還有好幾處產業，飯館酒店茶餐廳你都有經營，你跟黑鳳梨有什麼關係？我又不借你錢，何必跟我哭窮？”

“你光看見賊吃肉，沒看見賊挨打。你知道我偷渡了多少次才進入美國的嗎？你知道我在美國蹲過12年大牢嗎？你知道我有過三個老婆，七個情人，十二個孩子，他們到現在還在伸手向我要生活費嗎？現在的新總統對新移民不友好，身上還背著遞解令，不知道哪一天移民局給我戴上手銬，這一切都將歸零，我的大律師，大作家，你不是要寫我們這些苦逼福州人在美國底層社會的掙扎奮鬥史嗎？我可以講給你聽。”

二

我偷渡了三次才進入美國，先後花了幾十萬人民幣，費了三、四年時間，走過十多個國家，還在南美待過多年。

為什麼要偷渡？老兄，你可真是站著說話不腰疼。你知道美國領事館對中國大陸人民申請簽證有個不成文的歧視政策嗎？簽證官手裡有個黑名單，福建省全省，浙江和廣東的某些地區，只要你的護照是這個名單上的地方簽發的，一律拒簽！為什麼拒簽？因為偷渡啊。為什麼偷渡，因為拒簽啊。就這麼個死循環。

廣東的偷渡歷史有上百年了，浙江溫州和福建全省的偷渡史，至少也有三四十年。偷渡屆有個段子，全世界都怕美國，而美國獨怕福建！我舉個例子你就明白了，你們外省人，一個省才有一個同鄉會，最大的也不過幾十個人。我們福建，每個縣、每個鄉，甚至每個村都有同鄉會，會員動輒上千人。福州地區的閩侯、長樂、連江等，甚至一個村、一個村的人都過來了，你說美國人能不怕嗎？

你讓我先說說偷渡？我本想先說我怎麼在美國坐的冤獄，既然你想要聽偷渡，那就先講我的偷渡史。

偷渡秘史    

中國人偷渡來美的，大都是福建人，而且主要集中在福建沿海的幾個縣市，如福州市的馬尾、連江、閩侯、長樂，等等。這裡好山好水，但缺乏足夠的耕地。就說我所在的長安村，一個三千多人口的村子只有不到一千畝耕地，平均每人只有兩分地。地少糧食不夠吃，常常過完年就断炊，歷代靠种田吃飯的人只好背井離鄉去海外謀生，所以這一代就成了有名的僑鄉。

福州人偷渡美國從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就開始了，大家都嚮往美國的生活，從亭江口到管頭鎮一帶，每個村莊都有百分之九十的年輕男子甚至以偷渡美國作為終生目標。偷渡是一個公開的秘密。村裡的幹部平時碰面都會問：“什麼時候走啊。”這個地方的人家幾乎很少沒有海外關係，家家都以有家人在美國為榮。沒有能力偷渡美國，是一件很沒面子的事，好像身份地位都低人一等。

當時偷渡來美國基本上有兩條途徑，一條是坐船出閩江口，在海上顛簸數月到達南美，再由南美從墨西哥越境進入美國；另一條是先從金三角一帶偷渡到泰國，然後乘飛機進入美國。我走的是第二條。

偷渡是分片包乾的，從福建到泰國這一段，由一些福建蛇頭負責，他們先墊資把人帶到曼谷，然後讓偷渡客給家裡人打電話，告知已安全到達曼谷，偷渡客的家裡人就會先付給蛇頭在當地收錢的人一半。曼谷的蛇頭就會把偷渡客（他們也叫鴨子）賣給真正的蛇頭，也就是“四大天王”。再由“四大天王”將“鴨子”們送上國際航班，進入美國。只要一落地美國，沒有中途被截回來，“四大天王”就要向美國的蛇頭收錢。而“鴨子”們通常被美國的蛇頭集中看管，只有家裡人或者在美國的擔保人交齊了偷渡費，“鴨子”們才會被釋放。這些“鴨子”要在美國打拼好幾年，才能賺夠偷渡費，贖回自由之身。偷渡費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是美金三萬元，現在據說已經漲到了七萬。

在曼谷有十幾個來自福州、長樂、福清、連江、琯頭和亭江的蛇頭，有的人靠做偷渡生意發了財，在曼谷買了卞墅，各自娶了當地人為妻生兒育女。這些人還都有一個年輕懂泰文又會福州話的二奶做助手，其中不少二奶還給蛇頭生了孩子。

不過真正的偷渡蛇頭並不是這些福州人，而是號稱“四大天王”的老海、老龍王、老林子和老豹子。他们都是來自臺灣的黑道人物，“老海”還是福清幫的人，是幫裡有頭有臉的重量級大佬。

據說「天王們」家中皆配備先進尖端的電腦設備與相關器材，且擁有精密的偽造技術。泰國境內所有偽造護照、護照換新、乃至更換原護照相片的「殺頭」技術，均出自「四大天王」之手。無論哪一國護照，他們皆有能力進行變造。

更甚者，傳聞老海家中的電腦與曼谷國際機場移民局的系統相連。凡經老海處理的「殺頭」技術護照，皆會先於其自家電腦上試用。若能通過其電腦檢驗，即能順利通過機場移民局的系統查核。此事說來玄乎，未知虛實。

所有來自福州、長樂、連江、琯頭、亭江以及浙江溫州的“蛇頭”都只不過是收集偷渡客，再集中起來交給“四大天王”，再由“四大天王”送往美國。

當偷渡客登上了某航空公司的航班起飛後，“天王”們才告知福建“蛇頭”“鴨子”們的航班編號、起飛地點、以及何時到達美國的某個機場。然後再由福建的“蛇頭”打電話通知美國的，主要是紐約的黑幫去機場接受“鴨子”。福建“蛇頭”每只鴨子要付給天王一萬五千美金。天王負責把鴨子送往美國。如果“鴨子”在某個國家被抓，天王負責保釋“鴨子”，再繼續行程，直到把“鴨子”送到美國為止。無論“鴨子”被抓多少次保釋多少次，成功抵美後天王都一樣收取一萬五千美元。不過這是九十年代的行情了，現在已經漲到了三萬美元。這個過程井然有序，“天王”、“蛇頭”、“鴨子”們都恪守規矩，很少鬧出什麼糾紛來。

我是九死一生通過緬甸、越南到達泰國的，同行的九隻“鴨子”在緬甸死了一個，快到曼谷的時候又死了一個。在曼谷，我們七人屬於一個叫阿林的長樂“蛇頭”管，其中有五個人先後走了，只有我和一個叫“土撥鼠”的“鴨子”遲遲沒有被送走，後來我實在憋不住了，去找阿林問個明白，為什麼大家都來自福建鄉下，别人都走了，俺走不了？阿林的說法是，我在紐約的經濟擔保人能力有限，得等幾天再說。

又等了幾天，我終於和土撥鼠還有另外兩隻鴨子被賣給了天王老海。老海的二奶阿芳把四本變造的臺灣護照給了土撥鼠。我看到四個人的照片都已經貼在了各自的護照上面，阿芳讓大家學護照上的名字簽名，反復練了幾遍，又交代了一些瑣事就走了。

第二天一早，阿芳和司機大牛把四隻“鴨子”帶到一家高級酒店，交給一個女“特工”。“特工”是字面意思，就是特殊工作，不是間諜特務之類，這是曼谷偷渡行業一個關鍵的職業，專門負責帶領偷渡客搭乘飛機的工作。“蛇頭”稱他們為“特工”。據說每個天王手上都掌握著好幾個“特工”，有男有女，都是專業人士。

“女特工”三十多歲，氣質非凡，一看就是高端人才。她對四位“鴨子”說，大家坐下午的航班飛往新加坡，到了新加坡不要入境，在禁區內轉機前往紐約，到時候大家要跟著她走，不能跟太遠，也不能太靠近她。她會指導大家到哪個櫃檯領登機牌，然後走向前往紐約的登機室。

她會站在候機室入口把耳邊的頭頭髮向後撥一下，並當場做了示範動作，讓大家看清楚。到時候她在什麼地方做這個動作，那個地方就是通往紐約的候機室。表示可以走進去了。如果看她換手拿手提包，不要行動。因為美國的移民官有時候會在候機室抽查旅客證件。她總會拖到快接近登機時間才領大家走進去。她提醒大家，有什麼問題可以現在問，等離開這個房間後，禁止任何人向她提問。

交代完畢之後，她帶領大家走出酒店搭車去國際機場，飛往新加坡。從曼谷到新加坡一路非常順利，沒有出現任何意外。下機後，四隻“鴨子”跟著她走到有一排椅子的地方，她叫大家坐著卞走開，她去探視一下情況。過了一會兒，“女特工”回來告訴大家，情況有變，我們馬上返回曼谷。她又幫大家換好登記證，帶領著“鴨子”們走進回曼谷的候機室。說到時候有人會接機，然後把“鴨子”們扔在這裡，一個人先溜了。

我們四人返回曼谷後，走出入境大廳，一位“三姐”已經在這裡等候。上了她的車，立即把護照收走，把四隻“鴨子”帶到了一個叫老陳的公寓。老陳是定居泰國的潮州人，他的公寓充當臨時旅館，有些福建“蛇頭”或者“天王”會把“鴨子”暫時寄存在老陳家。由老陳包食宿，“蛇頭”或者“天王”會跟老陳結算。

老陳家裡常年寄存著二十幾隻“鴨子”，這批走了那批來，總有“鴨子”在這裡食宿。等待新的登機時間。

我們這幫人特别倒楣，走了好幾次都沒走成，反復在老陳這裡居住、食宿。

第二次登機是在二十天之後，這次老海親自開車來，帶走了我和另外四隻鴨子。還是先到了一家酒店停下，進了一個房間，一個戴著眼鏡的男“特工”已經在等候。和上次一樣，男特工交代了路上不許跟他說話，不許跟太緊等注意事項，再次出發。

這次是從曼谷經馬來西亞吉隆坡轉機到紐約，和上次不同的是，男特工的暗號是他在哪里拿下眼鏡在嘴邊吹一下，那就是候機室。再用眼鏡布擦一擦眼鏡片，就是走進候機室的時候。

這一次大家都持臺灣護照，不過我的護照已經跟上次的不同，是另外一本臺灣護照。傍晚老海親自開車把這批“鴨子”送往到機場，用手提電話打了兩通電話後，說：你們從九號櫃檯進去驗證出境。

到了吉隆坡，男特工把鴨子們帶進免稅商店，他看中了一瓶法國XO，說按規定鴨子們應該出錢給他買下這瓶酒作為小費。鴨子們只好每人出了三十美元，給他買下酒。男特工這才把鴨子們帶到去紐約的候機室門口，他讓大家找個空位坐下，自己坐在不遠處看一本英文書。大概三四十分鐘後，男特工拿下眼鏡用嘴吹了吹，再用眼鏡布擦了擦鏡片。當他確定“鴨子”們都看清楚了他的這個動作後，立即起身離開，讓“鴨子”們進候機室登機去了。

五隻“鴨子”馬上走進候機室，找了幾個座位坐下，當時已經有幾十個人在排隊，有的人還在看書、看報或者說話。過了一會兒，空橋門打開，地勤人員開始檢查旅客的登記證，我就坐在空橋門附近，也站起來拿著有美國簽證的臺灣護照和登記證去排隊，地勤人員稍微看了看，就讓我登機。

我上了飛機找到座位後不久，發現另外兩隻“鴨子”也分别上來找到了座位。但是其他兩隻“鴨子”怎麼也不見上來，接著聽到飛機在廣播，嘰裡呱啦也聽不懂說了什麼。馬上，數名移民局官員登上飛機，把我和兩位兩隻“鴨子”押下了飛機。原來是後面的兩隻“鴨子”在候機室被移民官逮捕詢問，成了“烤鴨”，不打自招供出飛機上還有三個偷渡的人。結果五個人的護照全部被沒收。

我們五人被遣返回曼谷，關進機場拘留所，等候保釋。拘留所裡關了二十多名偷渡客，很多是中國人。我在這裡呆了二十多天，被通知離開。喜出望外，跟已經混熟了獄友打了個招呼就去了登機室，半路上，一個空姐快速遞給我一本新加坡護照，並暗示我學會護照上的簽名。我和一個叫冬瓜的偷渡客就在這位空姐的帶領下乘上了去金邊轉機的航班。兩個小時後在柬埔寨出境，由新的特工帶領從陸路入境再回曼谷。沒想到因為冬瓜過於緊張，過邊境時被泰國移民官懷疑不是新加坡人，要我們出示新加坡身份證或者能證明是新加坡人的其他證據，當然提供不出，被拒絕入境。兩個人只好再回金邊出發地，帶領我們的那個特工已經溜了，不過老海還是找到了我們，這次老海直接買通了金邊公安部的一個官員，開著一輛中國產的吉普車把我們送過了邊境，這幾個人千辛萬苦又回到了出發地。

這個時候，我已經知道，跟自己一同出來的九個福州人，除了兩個死掉的和自己之外，其他六人都已經落地美國，這讓我好不傷心。

我再次啟程偷渡是一個月之後，這次是持韓國護照從馬尼拉飛夏威夷。經過了和上幾次差不多地折騰，終於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登上了飛往夏威夷的班機，直到飛機騰空而起的時候，我的一顆心才放下，相信這次不會再被拖下飛機。

在夏威夷下飛機時，我發現在機門和空橋銜接處有兩個警官牽著狼狗，可能是要查禁毒品走私，走出空橋，隨旅客們走上大巴士，直接到通關大廳。在這個過程中，移民局官員和警察們採取了行動，六名偷渡客被抓了四個，我在查驗證件的時候，也被抓了。被帶到一間辦公室，裡面有一女五男六個偷渡客，我只認識其中兩個，其他跟自己一起來的四名再不知去向。

這些人分别被詢問來自哪個國家，出生地、姓名，來美國做什麼，是誰把他們弄到美國來了等等。我犯了一個巨大的錯誤，除了誰幫我偷渡沒有如實交代之外，全都實話實說了。如果我不說自己的真實國籍，或者不說自己是為了到美國過更好的生活，而是說因為八九六四受迫害、或者因某種政治原因而出逃等等，我會得一張有編號的“行街紙”，實際上就是一個假釋入境的法律文件，然後會被保釋，並按照法律文書確定的時間到移民法庭上庭。是否受迫害要由法官來判斷。第一次上庭法官不會做出判決，而會建議當事人提供證據並求得律師的幫助，然後再經過開庭才決定是否給予政治庇護或者遣返回原出發國。這樣一來大概要花上一兩年的時間甚至更長，當事人就等於在美國立住了腳。

我因為實話實說，沒有提供這種理由，被移民局官員當即原機遣返出發國泰國，本來應該遣返中國，但是沒有中國護照無法遣返，而我所持的韓國護照已經被證明是假的當然不可能遣返韓國。

這次只有我一個倒楣蛋回到了泰國，其他人都落地美國了。這讓泰國的“天王”和“蛇頭”們非常鬱悶。他們認定我命運不濟，不可以直接乘機飛往美國，只能另選途徑。經過了這麼多次失敗，我也只能認命。

老海的情人阿芳看好了我的技能——腦瓜聰明，還會開車，就跟老海商量把我留在曼谷，等三年後還上了第一次的偷渡費——我此次是因為自己的原因被遣返的，等於已經落地美國，所以要繳納一半的偷渡費，這樣我的偷渡費就變成了四萬五千美元。再讓我去美國。但是我不太願意，因為如果三年後老海不把他送美國怎麼辦？如果美國的政策變化了怎麼辦？自己對老海沒有任何反抗能力，而老海一根指頭就能置自己於死地。想到不安全的因素太多，此地不是久留之地，還是先去美國再說。

不過老海卻另有考慮，他說我這個人天生倒楣，不能再讓我乘飛機直接進入美國，還是先去拉美國家，再從墨西哥陸路入境美國為好。實際上老海真正的想法是，讓我到尼瓜多爾他的另一個偷渡基地，幫他打理生意，開車接待運送偷渡客，把自己在他身上損失的偷渡費還清了再讓我進入美國。這樣，一個月以後，我就和另外十八名偷渡客一起乘飛機平安到了厄瓜多爾。

在厄瓜多爾，老海的同夥出錢找人給我做了個假結婚手續，搞到了一張厄瓜多爾的護照和身份證，這樣我就等於有了厄瓜多爾的正式身份，在這裡可以公開活動。我每天的工作就是開車接送偷渡客、幫助打理老海的一個同夥開的中餐館，有的時候還開著車到高檔的外國人居住區送餐。訂餐的大都是中資公司的高級管理人員，他們長著一副中國胃，吃不慣當地的食物，這就造成了老海們的商機。

隨著中國經濟的騰飛，在南美洲的經濟擴張，厄瓜多爾這個南美洲的小國也有了七十二家中資公司，七萬多名華裔，甚至還有孔子學院。華裔中除了中資公司的職工，大部份都是來討生活的福建人，其中很多人把這裡當作了偷渡美國的跳板。

我在厄瓜多爾為老海幹了三年多，還清了老海的偷渡費，自己手裡也有了一萬三千多美元。原來厄瓜多爾這個地方也使用美元，代替早已貶值得像廢紙一樣的當地貨幣。那年冬天，當有一大批偷渡客轉道南美想通過墨西哥進入美國的時候，老海也親自來了一趟厄瓜多爾，我向他請求讓自己進入美國，再加上美國那邊福清幫的蛇頭們遲遲不見我，收不到我的偷渡費，也紛紛來催。老海也算福清幫裡有頭有臉的人，總得在幫裡照顧自己的威信，於是，我終於獲准跟著一首停靠船到了美國，這艘船就是著名的金色冒險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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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當“黑人”

我在美國大都會看守所被關了三年，和金色冒險號偷渡船上被抓的好幾百人關在一起。而當年與我一起出來的那些偷渡老鄉大都還清了欠款，一身輕鬆娶妻生子，有的人甚至搞到了身份，我卻需要從頭做起，還我那第一筆三萬元的偷渡費。福清幫的小頭目“黑頭”對我說，你還算幸運，大哥沒把按照現在的行情算你的偷渡費，否則你得交七萬美金！

遲到了三四年，少掙了很多錢，這對我是個不小的壓力。我用自己厄瓜多爾私下攢的那一萬多塊錢，買了輛二手車，考了個執照給人家送外賣。第一年就還清偷渡費。2001年我找了個福建的女孩子（英文名字櫻桃cherry）準備結婚，但是女方家希望我能夠先解決身份問題，於是找到律師樓，簽了個一萬元的律師費大包合同。根据合同，當事人可以先不用交錢，律師樓幫我拿到身份，要交一萬美元的律師費。如果是分段交費的話，可能六千美元就夠了。但那樣對福州人來說，沒有安全感。

根據我的這種情況，我已經過了入境一年內申請庇護的期限，因此移民局問話通過的可能性非常微小。因為美國移民法規定，當事人在進入美國一年內可以申請庇護，超過了這個期限，移民官就會以過了時效為由予以拒絕，但是移民官並不能直接給申請人頒佈遞解令，他只能將申請人起訴到移民法庭，由移民法庭的法官對驅逐程式進行聽證，是否驅逐由法官最終決定。

我並沒有把此前的曾經到美國來的經歷告訴律師，當我去見移民官的時候，不但我三年前偷渡美國夏威夷的資料（當時打了指模）被移民官調了出來，甚至我在尼瓜多爾擁有身份這種情況，移民官也瞭若指掌。原來，為了配合美國打擊偷渡行為，尼加拉瓜等中南美洲國家都加入了美國主導的移民資訊資料共用聯網系統，在尼瓜多爾的外國人只要打過指模，美國移民局的資料庫一樣調得出來。這個秘密，在此案之前，甚至很多移民律師樓都不知道。由於我沒有如實陳述，導致律師樓遞交移民局的資料存在虛假，這種情況下，我在美國法庭被驅逐的命運基本確定。這也是我心灰意冷，想從律師樓撤案一走了之的原因所在。



	[image: ]

	 
	[image: ]





[image: ]


2出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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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說我坐12年冤獄之前，我得從兩個福建小弟說起。

在MCC看守所呆著的日子，我經常做白日夢，夢中自己成了紐約最富有的中國人。我讀了一個名校的學位，拿到了金融學博士。進了華爾街，當了金融分析師，然後創業，上市，跟美國首富巴菲特的合作，在紐約大都會呼風喚雨，進了福布斯財富榜。每當這個時候想到這裡，我露出甜美的笑容。

這是一個宏大的目標，說出來，所有人都會嘲笑自己肯定是瘋了。我一個坐牢的屌絲，一無所有。要實現這個目標，首先要在美國拿到合法身份，能夠考入名校；再次、要有足夠讀碩士、博士的學費，生活費，需要多少，我不知道，至少需要一百萬美金吧。最後、他還要能夠順利畢業、且成績出類拔萃，殺進華爾街，做出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績，在高手如雲的金融界脫穎而出。

我在獄中策劃了三年，寫了三十萬字的策劃書和一本英文解析經濟學著作。只把自己的這個美國夢告訴了阿忠和阿勝兩個人。他倆是我在金色冒險號上認識的福建籍小弟。

阿忠和阿勝倒是沒有吃驚，在他們眼裡，我就是個天才，而天才總是無所不能的。

阿忠也有自己的美國夢。他的計畫具體而又實際，第一步，出獄；第二步，打工賺錢，還了偷渡費；第三步，娶個媳婦生兩娃，再開一间自己的外賣店。如果運氣好，等到美國總統大赦，混張綠卡，那就可以衣錦還鄉，光宗耀祖了。

阿勝的美國夢與阿忠、與所有偷渡到美國來的福州人差不多。但他的夢想更深一步，那就是一定要好好培養子女讀書，讀美國的大學，將來可以像我那樣做個體面的金色美國夢。

“托尼哥，你怎麼會說英語呢？你一定是大學生吧？”阿忠羡慕地問。

“那還用說？托尼哥不光是大學生，還可能是博士呢。不然，英語能說得那麼溜？”阿勝很肯定自己的判斷。

我給自己起了一個英語名字，托尼。還編了一個假的身份，謊稱自己受過傷，腦子壞掉了，不知道是自己誰，這個謊言能夠讓我在官方和江湖上少了很多麻煩。

“我都說過了，受傷之前事什麼都不記得了。不過，就算以前讀過大學，在美國也都歸零了，美國又不承認卞的國家的學歷。我得從頭讀書，拿到美國的學位才好使。”我兩眼望空，略有所思。

想到現實，阿忠發愁道：“我們連自由都沒有，待在這個鬼地方都三年了，哥，你怎麼讀書呢？”

“報紙上說，一些非政府組織正在華盛頓遊說，要求總統釋放金色冒險號上最後被關押的人。白宮發言人的口氣已經鬆動了。估計，克林頓總統很快會有決定出來了。”阿忠和阿勝都是金色冒險號輪船上被抓的那撥人。

我信心滿滿，手裡拿著一張英文報紙，鼓勵兩個小兄弟。

“哥，你太厲害了，英文報紙都能讀，將來我生個兒子，要請你做老師教他英文。”阿勝道。

阿忠捅了阿勝一拳：“你不吹牛會死啊，媳婦還在你丈母娘的腿肚子裡呢，就想著要兒子啦？”

阿勝惱了，轉身抱著阿忠按倒在床上，兩個人嬉鬧廝打，鬧成一團。

正鬧著，牢房的門開了，一個黑人獄卒喊我過堂。

什麼情況？難道真的要被釋放了？阿忠和阿勝面面相覷，我則打了個響亮的手指：“等我好消息！”

二

“請回答你的名字，國籍，年齡。”

詢問我的是一個金髮碧眼的年輕女官員，她首先介紹自己叫海倫，然後通過個子矮小的華裔翻譯向他發問。

“抱歉，我腦袋受過傷，失憶了。您的問題我無法回答。”我語調平和，用詞簡潔，在那些文化水準普遍不高，被詢問時驚慌失措、詞不達意的偷渡客中，格外讓人印象深刻。

海倫反復打量著我，不時翻翻眼前的一摞材料。

“你的身體情況我們知道一些，醫院報告顯示正在好轉，你應該能記得起一些事情。金焰這個名字，是不是你的真實名字？你是來自中國大陸、臺灣或者其他講漢語的地方？”

“我這個名字是在船上的時候，臨時起的。那是一個黎明，船在大西洋上航行，我在甲板上看朝霞，見東方紅日噴薄欲出，一片金色照徹海天，覺得這是個好兆頭，就給自己取了個名字叫金焰，意思是金色的火焰。”

海倫被我詩一樣的描繪觸動，不由綻開笑顏：“你很有文學想象力，會不會是個詩人？”

“不過是有感而發。”

“不過，這說明你不是個普通的偷渡者，而可能是負有某種使命來美國的。”海倫突然話鋒一轉，笑容變得意味深長。

我發現自己被對方套了進去，不由苦笑道：“我明白您的意思，您是不想讓我留在美國。可是我沒有護照和旅行證件，也不知道自己的國籍，你們不會打算永遠讓我待在看守所裡吧？”

這反守為攻的一招讓海倫措手不及，她連忙解釋：“金先生不要誤會，克林頓總統已經頒佈了特赦令，誰也沒有權力繼續羈押你。今天只是例行問話，結束後你就可以離開這裡。”

“可是我並不想留在美國，我沒有在美國生活的打算。搭乘這艘船進入美國，完全是個意外。我希望你們能幫助我搞清楚自己的身份，讓我回到自己的祖國。”

我的這番話顯然讓海倫吃了一驚，她是負責移民事務的聯邦調查局官員，主管對移民事務的背景調查，接觸的非法移民有上千之多，我是唯一表示自己不想留在美國的偷渡者。

我既然有這個要求，海倫只能臨時到詢問室外面去打電話請示。大約過了五分鐘後回來，說：“金先生，我們對您的建議很感興趣，剛才請示了我的上司，可以給你一個臨時身份，讓你在美國自由行動，以便你找回自己的真實身份。如果你需要出國旅行，我們可以讓你離開美國並為此提供方便。”

這意味著談話結束。我站起來跟海倫握手：“太好了，真得非常感謝！”

“你先卞忙著高興，聯邦調查局可能會找你談一談。” 海倫笑著說：“在美國政府給你提供臨時身份和旅行證件之前，這是一個必要的程式。” 

“明白。必要的背景調查。”

“離開這裡之後，你有一個星期的時間在紐約找一個安身之處，儘快帶著地址和電話到移民局來取臨時身份和社會安全號，然後就等著FBI約談。”

“好的。”

談話結束，海倫離開，我回到房間，阿忠、阿勝等人都在等著自己。

這個房間的其他人也都是“金色冒險號”上最後一批被關押至今的偷渡者，已經在這裡呆了三年。根據克林頓總統的特赦令，這批人都會被釋放。

我興奮地說：“我們馬上就會離開這裡了！”

自由突然降臨，看守所裡的偷渡客們一片歡騰。

三

大都會看守所設施不錯，有球場、圖書館、甚至還有游泳館，在這裡關押的人犯可以讀報、讀書、看電視。

此後的幾天，總統關於金色冒險號的特赦令經過美國三大電視新聞網鋪天蓋地報導，我和關押在此的最後54名偷渡者對自己即將獲得自由已經不再有任何疑慮。

所有的人都跟我一樣，被移民官例行詢問過了。監獄也終於接到通知放人。晚上，同寢室的阿勝和阿忠十分高興，明天將出獄，而且無需保人和保金，這讓他們整晚上都興奮得睡不著覺，兩個人翻來覆去，喋喋不休，討論著出獄後如何打工、賺錢、開始新生活。

跟兩個人不同的是，我卻神色平靜，無喜無憂，令人莫測高深。

“金哥，你咋還不高興呢？”阿忠將我拉起來，“咱們千辛萬苦、九死一生來到美國，又被關了三年，現在終於有了出頭之日，可以大顯身手，賺錢養家了，我們應該慶賀一番才對。”

相比喋喋不休的阿忠，阿勝有些木訥，不過他顯然也被這個突如其來的喜訊感染了，說：“金哥，出去後你有什麼打算？我和阿忠都沒文化，以後跟著你幹，你就是俺倆的主心骨兒。”

我看著這兩個經歷過生死的小兄弟，苦笑了一聲，說：“你們倆好歹都知道自己是誰，家在哪裡，來美國幹什麼，高興是應該的。我什麼都不知道，連自己是誰都不清楚，怎麼高興起來呢？”

阿忠摸了摸自己的後腦勺，說：“金哥，你說話口音跟我們差不多，也是福建人。你應該也是跟我們一樣，偷渡來美國淘金發財的。”

“胡扯！金哥一看就是體面人，而且有文化，哪像我們？大字不識幾籮筐，金哥怎麼可能是偷渡客？” 阿勝提出質疑。

沒想到，出獄當天，紐約的偷渡集團就安排黑幫來收偷渡費了。

出獄前的例行談話結束後，我回到房間裡收拾行李，阿忠、阿勝等人都已經結束了問話，辦好手續，正等著自己。於是三人一起隨著人群走出MCC的大門。

MCC看守所位於皇后區的法拉盛，是個華人聚居的地方，看守所門口早已聚集了不少前來接人的華人和不少的媒體記者和華人律師。在長槍短炮的記者隊伍裡，我再一次見到了此前採訪過自己的美女記者章潤青。

阿忠和阿勝也看到了章潤青，紛紛揚起胳膊向她招手，三個人從人群中向她這邊擠過來。章潤青也看見了我們，伸出話筒採訪我們走出監獄的感悟。突然，幾條大漢攔住我等三個人。為首的是一個描龍畫鳳、一身刺繡、脖子上掛著粗金鏈子的華裔男子，身後還跟著好幾個五大三粗的西裔打手。

華裔男子摘下墨鏡，手裡拿著幾張照片，打量了三個人，問：“你們誰是陳焦忠、陳孟勝？”

阿忠和阿勝站出來，問：“你們是誰？來接我們的？”

華裔男子自我介紹：“我叫阿龍，是奇哥的人。你們倆跟我走吧，車在那邊。”

我伸手攔住阿龍，問：“慢！你們是不是來收偷渡費的？”

阿龍斜著看了一眼我：“是。怎麼了？”

“我們被關了三年，身無分文，你們都不肯保釋我們出來。現在我們被特赦了，你們倒想來收費。正好今天有記者在場，你們說說，有這個道理嗎？”

阿龍推了一把我：“你誰呀，管閒事？找麻煩？”

我好不示弱：“我們是一條船上過來的生死兄弟，你說我該不該管？”

阿龍上下打量了我一眼，道：“既然你也是金色冒險號上的人，你也得跟我們走。小子，道上的規矩，只要你踏上美國的領土，我們的任務就完成了，至於被抓被關，那是你們運氣不好，管我們屁事。走！”

阿龍把手搭在我肩膀上，想抓我上車，我左手抓住阿龍的手，右手一個擒拿動作，將其扭住壓倒，半跪在地上，然後用膝蓋頂著他的後腰，雙手將他的胳膊往後一抬，阿龍疼得齜牙咧嘴，兩個西裔打手上前來救，被我飛起一腳，踢翻一個，順便又給了阿龍屁股上一腳，阿龍被踢了個嘴啃泥。另一個保鏢沖著我打一直拳，我低頭躲過，往他下身一湊，右肘猛擊他的腹部，這一招用力過猛，這個保鏢慘叫一聲，弓著腰躺倒在地上。

我不過一米七五的個子，而這三個人都在一米九以上，人高馬大，卻被瞬間打了個落花流水，圍觀的人都還沒反應過來，我拉著阿忠阿勝擠出人群，混進了法拉盛洶湧的人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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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賭場發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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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出獄第一天就跟黑幫發生衝突，我們沒地方去，身上又沒有多少錢，三個人站在熙熙攘攘的街頭，四顧茫然。

在監獄裡看報紙和電視，我已經大致瞭解了紐約華人社區的分佈和基本概況：腳下站的這個地方叫法拉盛，是最大的華人社區，新移民最多。另外兩個地方分别是中國城，也稱為唐人街，在曼哈頓的下城，是廣東人的地盤；另一個是布魯克林的八大道，以福州人為主。這三個華人社區都有地鐵和小巴士通勤，往來方便。

唐人街是偷渡集團總部所在地，有很多職業介紹所，偷渡客們到了紐約也大都先在那裡落腳。不過我們現在是福清幫追債的目標，到唐人街豈不是自投羅網？

布魯克林這些年被媒體稱為“犯罪之都”，紐約的各大幫派在那裡爭地盤，互相火拼，夜夜槍聲不斷，火光沖天，我們好不容易撿了條命，可不能再糊裡糊塗喪身于危城。目前可以暫時棲身的，還就是以法拉盛最為合適。

三人在圖書館旁邊一家臺灣人開的名叫人人小館的中餐館吃了碗雲吞面，開始商量下一步的打算。

本來，阿忠和阿勝都打算出獄之後就去唐人街找老鄉，那裡有福州人的同鄉會，可以暫時棲身，找工作打工賺錢。不想被阿龍上門追債，我與他們發生了衝突，這下令二人進退兩難。

“金哥，你太厲害了，像精武門裡的陳真似的。什麼時候也教我兩手？”阿忠對我一對三打敗阿龍等人的高超武功佩服至極，忍不住摩拳擦掌，想跟著我學功夫。

阿勝卻充滿了疑慮：“金哥，你怎麼會武功呢？你究竟是幹什麼的？”

我看了看自己的兩隻拳頭，道：“我其實也不知道自己會功夫，見你倆被欺負，忍不住就想出手。可能是出於本能吧。”

“你肯定是練家子。你那三招，都是一招制敵，而且力道很大。那個白人有三百多磅，個子有一米九以上，你一腳就踢中他的腦袋。另外一個應該會拳擊，出拳又狠又猛，你一個下蹲橫肘側擊，把他打趴。真是絕頂高手！”阿勝點評道。

“聽你點評，你好像也很內行嘛。下次碰上黑幫你出手。”我笑著說。

“我輟學後跟本家的三叔學過一點南拳，不過都是皮毛，跟金哥無法相比。”阿勝有些不好意思。

阿忠捅了阿勝一拳：“你這傢伙，會功夫剛才怎麼不幫金哥？”

阿勝還了他一拳：“去！金哥那水平，還需要我幫忙？”

我歎口氣，道：“我確實不知道自己是誰，以前幹過什麼。咱們先找個地方住下，等申請到工卡，可以打點工，賺點錢，然後慢慢找出路。我還得靠兩個兄弟幫忙，幫我恢復記憶呢。”

“好，好！”兩個人都點頭答應。然後各自掏出自己的積蓄，我只有在看守所做工賺的一點生活費，大概70多塊錢。阿勝也沒有多少，大概100多。阿忠卻掏出七百多美金來。

我和阿勝都呆住了，兩人異口同聲：“你怎麼會有這麼多錢？”

阿忠不好意思地笑道：“在船上鬧起義的時候，我跟著幾個長樂人弄開了保險箱，這些錢是從船長的保險櫃裡拿的。”

“真不仗義，我們在跟蛇頭雇傭的打手們拼命，你卻想著發財!”阿勝憤憤不平。

我勸道：“也不能這麼說，阿忠不是把錢拿出來了嗎？這也算是仗義。”

雖然口裡這樣說，我心裡卻對阿忠產生了一絲不太舒服的感覺。

阿忠又轉動著眼珠子，說：“金哥，你有文化，又會武功，腦子肯定好使。我在報紙上看到賭場的廣告，這裡的賭場是合法的，而且免費吃住，要不咱們去碰碰運氣？”

“賭博？虧你想得出！咱們就這點錢，還得租房子、吃飯，如果輸了，睡馬路喝西北風？”阿勝不同意。

“去去去，烏鴉嘴！”阿忠急急揮手，好像阿勝真是一隻黑烏鴉。

我沉思了一番，道：“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人生總得賭幾次。咱們現在這般境地，前途莫測，後有追兵，賭一把試試運氣，或許會有轉機。聽阿忠的，去賭場！”

阿忠很得意。阿勝無形中把我當成了這個小團夥的主心骨，見他下了決心，自然也就沒有異議，於是三人算了飯錢，出門上了一輛停在飯館門口的賭場豪華大巴。

這是賭場專用大巴，免費運送華人社區的賭徒們到新澤西大西洋賭城豪賭。大巴上有四十多個座位，基本坐滿了賭徒，我靠著一個穿著綢緞上衣，戴著墨鏡的老者坐下。突然想起剛才吃飯結帳的時候，一個吧台小姐好像很鄙夷地看了我一眼，覺得很奇怪，就問道： “老伯，這飯店是中國人開的吧？”

老人戴著墨鏡，看不清表情，道：“臺灣人。”

在身後的阿忠有些不解：“臺灣人不也是中國人？他們不也說中國話？”

這個話題太敏感，老人家回頭看了阿忠一眼，不再搭腔。

“剛才我結帳的時候，看到收銀小姐眼神有些怪異，好像我少給了她錢似的。”我道。

“你給了多少？”老頭又問我。

“三碗雲吞面，每碗1.5元，我付了4.5元。”我回答。

“你們是大陸剛來的吧？”

“新來的就該受歧視？”阿忠又在後面插嘴。

老者嘴角咧了咧，大概是苦笑，且搖搖頭：“你們不懂規矩。除了付飯錢，還得付百分之十五的小費。你們沒付小費，人家當然不高興。”

“還要付小費？那不該是自願的嗎？”後面跟阿忠並排坐的阿勝問。

“美國的餐館裡，跑堂的都沒有工資，全靠小費。這是約定俗稱的规矩。年輕人，到什麼廟，拜什麼佛，上什麼山，唱什麼歌。還是入鄉隨俗好。”老人這次沒回頭，說完了這些話，就不再理我們了。

我臉紅了，站起身來，跟司機打了個招呼，下車進了餐館。

司機以為他要上廁所，在身後喊：“馬上要開車了，車上有廁所！”

我找到剛才接待的那個收銀小姐，遞上兩塊美金，道歉說：“不好意思小妹妹，剛才忘了給你小費，請多包涵！”

收銀小姐還沒反應過來，我就跑出飯店，抓住把手上了已經發動了馬達的大巴車，回到老人身邊坐下。

老人微笑地看著我：“知錯能改善莫大焉，孺子可教也。”

“多謝老人家教訓。”我向老人家拱拱手。

老先生見我相貌偉岸，彬彬有禮，眉宇間有一股英氣，產生了好感。這輛車上的人大都是閑極無聊的賭徒，一上車就睡覺，養足了精神好在賭場搏殺。車上靜悄悄地，兩個人位於車廂的後半部，正好聲音很輕地說話。

“看樣子你們剛到美國，來做什麼？旅遊？”老人問。

“不是，偷渡來的，剛從監獄裡放出來。”我有些尷尬，這不是什麼光彩的事。

“明白了，金色冒險號上的那撥人。”

車子緩緩地出了市區，沿著495高速公路向西南方向行進，因為車流很大，交通擁擠。大巴車時快時慢，乘客不太舒服。

“媒體上報過你們的事，九死一生，不容易，福建人吧？聽說那邊生存條件艱難，很多人都不得不到海外謀生。”車子開穩之後，老人繼續跟我交談。

“其實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哪裡人，腦子壞了。”我指了指自己的腦袋“這裡負過傷，很多事情都忘記。不然也不會在監獄裡待上三年多才出來。”

“剛出來，怎麼就往賭場跑呢？你應該沒多少錢吧。”老人有些詫異。

“不是沒多少，而是一文不名。”我苦笑道。“不過我那兩位小兄弟身上還有幾百塊，連房子都租不起，想去賭場碰碰運氣。”

“有點意思。到了窮途末路，就該轉運了，是應該去試試運氣。”老人點頭贊同。

“可我們從來沒去過賭場，也不知道怎麼賭。老伯您看上去是有身份的，怎麼也喜歡去那種地方？”

“我是個電腦專家，懂點概率。從大學退休，老人公寓裡沒幾個能說上話來的人，有時候去賭場轉轉，小賭怡情嘛。”

天呐，我今天真該轉運，遇上一個懂演算法的專家。我心裡一陣狂喜，請教老先生：“老伯，我猜想您一定經常贏錢，能不能教我點套路？也免得我們輸掉最後一餐飯錢，流浪街頭。”

天下沒有人不喜歡高帽，這老人雖說是個高級知識份子，但對我這套恰到好處的吹捧也頗為受用，笑著說：“說起來，久泡賭場無人能贏。如果能在賭場發財，賭場老闆豈不要跳樓？不過懂點概率的數學家，對賭場的貓膩會瞭解一些，輸錢的概率就會大大減少。我還在教書的時候，把賭場當成實驗室，編了幾套演算法來做實驗。結果你猜？”

“您肯定是發了大財，讓賭場大出血！”我猜道。

老人家笑著搖了搖頭：“發大財是不可能的。倒是贏了幾萬塊錢，也上了他們的黑名單，成了美東各大賭場不受歡迎的人。”

“哈哈。”我不由大笑起來，惹得一眾賭徒紛紛側目。

老人示意我保持安靜。

我小聲問：“您今天......?”

“我現在退休了，錢對我沒什麼用處。賭場也明白我並不想靠賭博發財，就紛紛返聘我給他們當顧問。其實是擔心我開館收徒砸他們的生意。”老人笑起來。

“老人家，您能不能稍稍指點，不要讓我們哥仨輸掉了褲子才好。”我見老人興致不錯，趁熱打鐵再次討教。

“我姓羅，在大學教過書。如果你願意，叫我羅先生好了。”

“好的，羅老師。” 

“你手裡有多少本錢？”羅老師壓低聲音問。

我覺得剛見面，不方便露財，咬了咬牙，道：“300美金。”

羅老師搖了搖頭：“太少了，本錢不夠。這樣吧，到了賭場，你先把三百換成籌碼，我再借給你七百。你找個老虎機，最簡單的那種，第一次投一個籌碼，以後每次都按上次的二倍投注，如果這一千美金的籌碼都輸掉，你今天的運氣就是倒楣到底，不過這種可能性很小。假如你運氣好，不管在哪個環節贏了錢，立馬住手。今後也不得再進賭場，否則，你必定會成為一無所有的賭徒。”

我雖然不能全然明白老人的意思，但肯定對自己有利的，就應下來。

到了賭場，我招呼阿忠阿勝把大家湊的錢分成三份，告訴他倆最多輸一百塊，贏了立馬住手。自己換了300美元的籌碼，老先生果然借給了我700塊錢的籌碼，並告訴我他在703房間，贏了錢記得來還債。

贏了錢當然還，可要是輸了怎麼辦？老人好像有把握，我也就懶得去操心。

我找了個老虎機，學著别人的樣子投幣。

突然，我的腦海裡好像閃過一道閃電，眼前的老虎機上的數字在排列組合，夢幻般跳躍，像是等待我一把鎖住，開啟財富之門。我又挑了另外一台，投了一個硬幣，這台機器的數字跟剛才那一台略有不同，跳躍的數位更接近於可以贏的那個組合。

我再換一台，數字進一步接近。我的腦海裡閃過一個指令，這仍然不是能贏錢的那台機器。

當我換到第37台機器的時候，賭場的後臺監控發現了我這個怪異的賭徒，安排服務生過來干預。我決定不再更換機器。我的腦海裡似乎已經看到了這台老虎機的螢幕上很快將出現三個七字。

按照羅老師的設計，第一次投了1個籌碼，第二次投了2個，第三次投了4個，第四次投了16個。第五次投了96個，全部泥牛入海。如果按照這個倍數繼續投，下一次我該投9216個，數了數盤子裡的籌碼，根本沒有這麼多。我汗流如注，開始懷疑自己被坑。轉念又想，人家還借給自己700塊呢，如果要坑我豈不連他自己也坑了嗎？難道是自己記錯了？沒錯呀，他說的是按照前一次的倍數投注嘛。

我心一橫，本來就是來試運氣的，輸了就輸了！於是，把盤子裡的籌碼一股腦全投了進去，然後雙眼瞪得比牛眼還大，盯著老虎機上閃爍跳動的數位——

奇跡終於出現了，螢幕上顯示出一排7字！嘩啦、嘩啦、嘩啦，老虎機開始像瀑布一樣向外傾瀉籌碼，足足傾瀉了十幾分鐘。有幾個人看見了這一奇跡，接著人越來越多，圍成一道人牆，所有的賭徒先是驚呼，接著是狂歡，阿忠和阿勝也擠了進來，三個人互相抱著，歡呼雀躍。

籌碼終於流完了，賭場派了好幾個穿著紅馬甲的服務生過來幫我們收拾籌碼，端到櫃檯上去兌換現金。最後結帳，我這一把贏了三萬多美金！

三個人興高采烈地跑到703房間去向羅老師道謝、還錢，不想卻被羅老師劈頭蓋臉訓了一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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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羅老師冷著臉問我：“為何不照我說的投注？你那種投法，除非是巴菲特，否則任誰都會輸得連褲子都剩不下！”

“不是您讓我按前一個數字的倍數投注嗎？”我委屈地小聲分辨。

“我讓你按前一個數字的2倍投注，1、2、4、8、16、32、64、128......”，1000個籌碼你可以投十幾次，也不過才有百分之一的概率投中。但賭場考慮到你是新人，不會讓你第一次就鎩羽而歸，那樣你就不會再來賭。賭場會在你輸到五百多塊錢的時候讓你贏一次，不讓你都輸光。如此，你才有機會翻本。你贏了這一把再也不要來賭場，賭場才會真正輸了錢。但人都是食髓知味，贏了還想再贏，輸了還想翻本，這樣就會越陷越深，淪為賭鬼。你是交上了狗屎運，下五次注就投中了，你可知投注命中的真正概率是多少？是千萬分之一！你得有巴菲特那麼多錢才能穩贏一次！”

羅老師的一席話讓阿忠和阿勝人目瞪口呆，嘴巴張著半天閉不上。我也在表面上接受，心裡卻知道，自己贏錢的奧秘不在這裡。

“羅老師，謝謝您的教誨，我會銘刻在心的，再不踏進賭場一步。”

我拿出一迭錢來，放在羅老師面前的桌子上。

“多少？”。

“1000美金。”。

“拿10000來！”

羅老師口氣冰冷，臉色也嚴肅地嚇人。

“你這老頭，我們不過借了你700塊，用了幾分鐘還你1000元還嫌少啊？你這不成了黃世仁了嗎？”阿忠憤憤不平。

“什麼黃世仁？”羅老師問。

“你臺灣人吧，連放高利貸的惡霸地主黃世仁都不知道？”阿忠反問。

“沒有您的錢和指教，我們也贏不了錢，給您三分之一也公道。”我攔住阿忠，掏出一捆美元大鈔推給羅老師，“您點點，一萬美金。”

羅老師毫不客氣地收了錢，又道：“飛來橫財不是福。這些錢暫存我這裡，再到窮途末路的時候，來找我。”

我他們三人出了703房間，阿忠憤憤不平，“明明訛了我們一萬美金，還要裝正人君子，什麼東西！”

阿勝扯了他一把，示意他小聲點，我面無表情。

三人乘電梯下了樓，在大廳裡被賭場的一個面帶笑容的服務生攔住。

“三位先生，你們被本店評為今日的財運之星，我們老闆邀請三位參加今天晚上的頒獎酒會。另外，老闆會親自向金先生頒發本店金卡，憑此卡可以在本店免費消費一個月。”

服務生彬彬有禮，做了一個邀請的動作。

阿忠和阿勝，喜不自勝。

我卻婉言謝絕：“我們今天有事，要先回法拉盛。”

服務生又一再相邀，見我不為所動，遞了一張賭場的卡片，一臉惋惜地讓我們走了。

三人出了賭場大堂，上了返回法拉盛的流水巴士。

阿忠不高興，撅著嘴不說話。阿勝悄聲問我：“為什麼不在這裡痛快玩一天？反正食宿免費，明天再回去也不遲嘛。”

“在賭場呆著，就不能不賭，我已經答應了羅老師，此生戒賭，必須離開。”我堅定地回答。

大西洋賭城屬於新澤西州，距離紐約州的法拉盛有三個小時的路程。巴士走完行程，已經是深夜二三點。

手裡有錢，三個人決定犒賞一下自己。在喜來登酒店登記了兩間套房，我一個人住一間，阿忠和阿勝住一間。安頓下來，三個人去了酒店對面的四川餐館，要了白酒和川菜。 

喝著酒，阿忠還在多給了羅老師錢的事耿耿於懷，喋喋不休。我惱了，道：“那一萬算我的，明天你們每人一萬，拿錢走人！”

“不是這話，金哥。錢是你贏的，給老頭的那一萬，咱們三人平攤。”阿忠說。

阿勝也趕緊勸我卞生氣，我端起酒杯一口幹掉。

餐館裡進來一個瘦高個兒，刀疤臉，一雙陰鷙的眼睛打量了一番，轉了一圈，走出餐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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